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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下热议反观通胀真问题

时下，通胀问题经常见诸报端，亦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刚刚过去的7月上旬，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CPI同比上涨6.4%的数据，CPI涨6.4%又创35个月来新高，同时，猪肉价格绑架CPI创3年新高也成了一些媒体的突出标题，说到其原因，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货膨胀”。带着这个问题，综合所学的专业，我开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学习，现总结如下：

1．对通货膨胀概念的认识

1．1.通过对专科财务会计的理论学习，我了解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Inflation)的定义，即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
1．2．通货膨胀的类型，根据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公开型的通货膨胀和抑制型的通货膨胀；而根据通货膨胀期间物价上涨速度不同，通货膨胀又可分为温和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
1.3．从理论上讲，通胀的原因可分为需求拉动通胀、成本推动通胀和固有型通货膨胀等。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数时候，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1.4.通货膨胀的效应与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了与所得和财富的再分配、与资源分配、与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等的关系与产生的连锁反应，其负面影响往往是潜在和巨大的。

2.我观通胀“真问题”

自从中国进入通胀期以来，主流派认为通胀非货币超发所为所使，通胀是“输入性通胀”，是汇率和利率工具运用滞后管理不善，外国热钱大举流入新兴经济体渔利投机的结果。央行针对过剩的流动性问题，谨慎的使用货币工具存准率、利率、汇率“三率”调控货币，尤其“三率”中的存款准备金率，频频使用货币数控工具，使存款准备金率21.5%已达到历史高位，也到了存贷临界或临近存贷极限。

正当遏制通胀举措备受人们所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4月16日在博鳌论坛2011年年会期间接受媒体联合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的上限(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存在绝对界限)”。其言论引来随声附和，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沉默。

笔者感到“有趣”，如此专业常识小事，令干大事的人，尤其是主管一国央行的小川行长如此“戏言”了，网上更是出现了不少思辨的言论，更直指央行行长的“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的上限(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存在绝对界限)”这一论述，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专业常识错误，对此，笔者比对所学理论，更体会到了通胀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遏制通胀，岂是哪一个人能够一语带过的！

然而，除当时媒体专业人士和国内某些专家学者撰文附和其说法外，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也认为：“收缩流动性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主要还要依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准率不存在极限”。

笔者特意从网上搜索了一番，在《于学军：汇率、利率失真 货币政策仍需适度从紧》文章中就有这样一番论述：“从2002或2003年开始至今，人民币汇率长期被低估，经过两次汇率改革，人民币至今对美元已累计升值近30%。然而即使如此，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没有完全释放，造成全球热钱依旧不断涌进中国，使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如今却已升至3万多亿美元，引发中国流动性出现严重过剩。”

这是一段语焉不详的话，本应使用热钱流入的统计数据来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剧增”，热钱流入占3万多亿美元的比重，可是，“作为一名长期深入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的于大人，却无法拿出有力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故弄弦虚，使用模糊语言来放大和虚张热钱流入作用及份量，给人造成真实的感觉，实是在为失误的货币扩张政策找托辞和代罪羊。他的“长期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倒像是在诸商业银行频频宴请的酒桌上“嗑嗑碰碰”出名堂来？只要对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稍有点研究的人，对他此番话的解读结论就知道并非是个真命题，这道命题与“输入性通胀”的谬论师出同门，因为，银监会或央行此至对热钱流入的严密监控中，能拿出的说明数字也只不过是“姜建清：我认为热钱是长期存在的限制，这个来历是中国金融危机之后，据中国外管局的报告，近十年来中国每年流入的热钱有250亿美金左右。”还有“去年大概是355亿美元左右”，还有“秦朔：刘总所说的暗含着一个意思，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升与热钱的流入未必关系那么大，我们的资产市场的土热钱，与内部的游资有关。姜局所说，按照外管局的说法，每年300亿左右的资金关系并不大，”见于《热钱流入中国 暂时影响不大》。

由此可见，热钱的潜入，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时点数字余额，估计也不到3万亿美元外汇的1/10，对中国流动性过剩有一定影响，但不构成主要问题，这是明显不过的事情。

于局长关于“存准率不存在极限”的说法，成了小川行长第二，时下高官或精英常犯低级的专业常识错误并非少见，不值一驳，在此不加赘述。

关于时下中国的通胀问题，较多的专家学者都是持乐观预见其走势可控“前高后低”，6月份见底。于局长的“中国的通胀问题可能会出现长期化的趋势”预见，还是比较合乎客观实际，也算是比较明智的说法。

通胀问题是“硬通货”问题，这也就是说是货币超发的问题，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货币超发的问题，并非一天二天，一年二年的事，远的不说，近十几年来，尤其是近二年多来，扩张性的财政投资，扩张性的天量货币投放，一下引爆了通胀，使原处于缓慢的低通胀通道上的通胀迈上了快速上涨通道形成了高通胀，一下子让民众强烈的感受到难以接受的物价飞涨，纸币出现比较严重的贬值，这也加剧了系统性经济问题，使“发展是硬道理”变得僵化，无缘可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面对增长与通胀，面对天量货币投放的盘口与保持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及增长惯性，“紧”也不能，“松”也不是，于是，发生出“稳健”对应原来的“不稳健”。

然而，正像时下频频见报的通胀负面实际报道一样，实施“稳健”又谈何容易，长期的“不稳健”已挤兑去多少“稳健”的空间，使“稳健”前行几乎是难以想象，货币增量虽比同期增速小，但贷款仍然呈增，且是被动量放，且仍未能满足经济实体的惯性资金需求，尤其是银行面临天量的到期偿还有可能因货币供量受制于遏制通胀高企压力。而有信贷“违约”未偿的坏账风险，尽管银监会重申严禁“借新还旧”，但商业银行那里能“盲从”不违禁的不去理楚和“灵活”应对来转化潜在且天量的贷款“违约”未偿的坏账风险问题。

现实是无奈的，银监会与商业银行都在各施其职，有人在戏台上唱红脸，有人在戏台上做黑脸而已。然而，好在商业银行经过了历史性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银行贷款坏账"剥离"”，从中吸取贷款坏账形成 “教训”。

近几年来，为了防止贷款坏账快速产生，中长期限的贷款比原来拉开了时距，“中”是二年至三年期限，“长”是三年至五年期限，让贷款和偿还贷款周期变得长了一截，商业银行贷款的“坏账”问题也就不太容易在账面产生，即使用不当的“借新还旧”或“展贷”大可延缓坏账贷款的产生问题和风险管理压力，即使成了坏账贷款，连带问责就不是一二个人，而是一帮甚至是全体，法不责众，大家不安大家平安了。

银行经历了这些，是从正面走向正面，还是从反面走向更深的反面，莫道路难走，水更深了。因此，今年以来的货币量放虽未满足经济发展增速和经济实体的资金需求，备受通胀问题狙击，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根紧缩，而是量放未满足需求，增量还是巨大的，只是不能或无法保持原来的货币量放倍增惯性，才让人感觉到“紧”偏紧的一种错觉，而未来货币不调，GDP不回到 5-6%的中速增长，货币还将量放大放量而行的，发展增长的支点所定，货币这个主托盘角色仍将强化下去，不仅第四季度需要再次的货币量放亮点，未来也是同样更需要货币量放的亮点。

因此，中国通胀问题必然持续下去，解决由货币超发的虚拟经济增长问题，使用货币数量、价格、汇率工具所无法彻底解决的系统性经济问题，就像人们饮喝善汤菜汤一样，善汤菜汤的主料决定品质口感，味精充其量就是提升口感无缘品质，在中国备受货币和投资及依赖出口消费扭曲的严重系统性经济发展问题当中，货币数控重于价控和汇率，货币数量、价格、汇率工具只不过是中国系统性经济发展问题这道菜汤中的调味品。

中国通胀问题必然持续下去，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只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猛涨后，必然还要在滞涨通道中缓和点前行，相对高通胀的滞胀来说，民众的通胀感觉心理会得到一定的缓冲缓解的。

形象地说，2块钱的基础货币投放，产出1块钱的GDP。相反，1块钱的GDP，投放了2块钱的基础货币。这样不通货膨胀就不合乎金融经济逻辑了。

3.总结

不放慢经济发展增速，科学合理量化货币投放，遏制通胀势必落空。

这是对时下通胀问题的较好总结。通胀问题虽然往大处说是国家与政府机构才有“资质能力”去评判、衡量的“大问题”，但却事关民生与社会稳定，不容偏颇，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通胀的实质，进而促进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总结解决通胀的经验，真正做到“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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